
 

學者散文的典範——  

談梁實秋先生的《書》 
 

陳志誠  

 

 

《書》是梁實秋先生在《雅舍小品》中的一篇著名散文作品，

出自作者的《雅舍小品》（續集），原書共收三十二篇散文，出版

於 1973 年。正如《雅舍小品》其他作品一樣，全文約有二千字。 

 

《雅舍小品》全部共有四冊，是作者梁實秋先生由 1949 年

至 1986 年前後約四十年間的散文代表作。這些散文，寫的都是

作者身邊的瑣事，題材大都是信手拈來，屬於生活隨筆之類。正

如他自己所說，其作品都是：「長日無俚，寫作自遣，隨想隨寫，

不拘篇章。」（見《雅舍小品》初集《雅舍》一文）事實上，他

的散文作品，若只看題目，都是相當平凡的，但在作者筆下，寫

來卻別饒趣味，絕不庸俗，而且往往反映作者的雋永幽默，充滿

獨有的智慧和過人的洞察力。 

 

《書》一文所說的就跟書籍有關的話題。正如作者大部分的

散文作品一樣，本來是個極平凡的題材，但作者寫來卻有獨特之

處，讀來趣味盎然。全文分為六段，各段未必有很強的聯繫，段

與段之間的銜接並不緊湊，正合乎作者所謂隨想隨寫的做法。雖

然如此，但因為整篇寫的，是以書為主題，因此都環繞著書這一

話題來下筆。它提到書的形制、書的香味，也提到買書、訪書、

讀書、曬書、藏書、借書、書獃、書癖等多方面的話題，而在如

何才可享受讀書樂趣方面，著墨尤多。從《書》這篇散文，可體

會到作者散文風格獨特之處，正是「形散而神不散」，全面都以

「書」貫串著，有一總體精神統攝其中。以「書」為中心，又從

而聯想開去，處處跟書相關；並見繁徵博引，顯出他學貫中西、

飽覽群籍的修養。說他的作品是學者散文的典範，一點也沒有錯。 

 

所謂學者的散文，除了說作者的作品遣辭精巧、用字雅醇之

外，還可從作品中所反映的作者本身的學問修養來說。我們說梁

實秋先生的散文是學者的散文，也是著眼於此。的確，梁氏的散

文，即使是平實不過的題材，像握手、理髮、男人、女人、小孩、

牙籤，以至豬、狗、貓、鳥之類，在他的筆下，都能在從容雋永，

 255



 

參悟智慧，蘊含人生哲理之餘，還可以於不經意中，多所引述。

但見他左採右獲、出「中」入「西」，在在顯示其學問的淵博。

至於寫對聯、圖章、書法、飲酒之類，就更可看出他如非有相當

的學養，是無法寫出這樣優雅圓熟、識見過人的作品來的。 

 

的確，從梁氏文章中引述過的典籍來說，他真稱得上是「無

書不讀」，範圍廣圓極了。可以說是無分中西，不限古今，甚至

一些不常見、不大為人注意的書籍，只要他認為恰當貼切的，都

可見到他加以徵引。就像《書》這篇散文作品中，除了《世說新

語》、黃庭堅、宋真宗等常見的文章外，他還引述了像《宋稗類

鈔》、《五雜俎》之類的類書。這都是不太常見的書，在一般的文

章中，也比較少人加以引述。《宋稗類鈔》是清代潘永因編的一

本書，以宋人的詩話、說部分類編纂，共分五十九類，所采錄的，

都是些前人筆記、野史之類，資料可算豐富。至於《五雜俎》
1
，

則是明人謝肇淛所著的讀書札記，內容分為天、地、人、物、事

五部，以詳贍見稱，但因其中有涉及邊疆的事情，清朝軍機處奏

請銷毀，曾將之列為禁書，不許流傳，終清之世，也不見刻板。

這兩本都不是太常見的書，但依然可看到梁氏在一篇普通的文章

中提及，可見他是個非常博覽之人。此外，文中還提到唯一的一

位外籍作家羅斯金
2
，並認同他的說法。以一個如此博覽群籍的

學者去談論書籍，自然是最恰當不過了。這一篇《書》，可說是

他的「書籍觀」，而從他所引述的話語中，也可看到中外人士的

「書籍觀」。 

 

梁氏的這一篇《書》，令人聯想到另外一位也是學貫中西的

學者林語堂先生，林先生也曾寫過一篇叫做《讀書的藝術》
3
的

散文。無獨有偶，梁、林兩位在文章中，都曾引述過宋代大詩人

黃庭堅對讀書的看法，黃庭堅曾說：「人不讀書，則塵俗生其間，

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梁、林兩位對黃庭堅的說

話都持肯定的態度，林語堂先生更認為黃氏的說法就是讀書的整

個目的，並認為「只有抱著這種目的才可以叫做藝術」，還認為

假如讀書的目的是要「改進心智」的話，那一切的讀書的樂趣便

喪失淨盡了。這種看法，跟梁氏的觀點也是相通的，梁氏認為讀

書如果只為了求取功名的話，那「不過把書當做敲門磚以遂平生

之志，勤讀六經，考場求售而已。十載寒窗，其中只是苦，而且

吃盡苦中苦，未必就能進入佳境。」看來，梁氏認為讀書不應該

另立甚麼目的，而在乎讀書本身的趣味，一卷在手，若足以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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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寢忘食，才能領略到讀書的真諦，才能享受到真正讀書的樂趣。 

 

梁實秋先生的《書》，只是篇短短的散文之作，但已看出了

梁氏對「書」的看法，也從中反映了梁氏學養的深厚博大。不過，

若說較為全面的了解梁氏閱讀過的書籍，還得看看中國現代文學

研究專家陳子善先生的著作，陳先生專門蒐集梁氏談論書籍的著

作，結果編成《雅舍談書》
4
一書，裡面提到梁氏所讀過、所談

過的書，範圍非常廣泛。全書共分四輯，包括：「談外國的和翻

譯的書」、「談中國的書」、「談自己的書」、「談讀書及其他」等。

所收入的，都是梁氏自 1922 年起至晚年所作的書評序跋，共計

一百三十二篇。觀乎這本《雅舍談書》的內容，我們可以了解到，

梁氏對書是多麼的愛好，而其閱讀面，又是那麼的廣闊。他是著

名的莎士比亞專家，曾前後歷時三十七年才完成了《莎士比亞全

集》的翻譯，當中自然會談及不少有關莎翁的書，但除了莎翁之

外，他還談了很多外國的和翻譯的書，這方面，很可看出他外文

根柢的深厚。至於談中國的書，則大部分都是現代的作品，談古

典的就比較少。談的比較少，並不代表梁氏對古典所知不多。事

實上，看他在一般散文作品中，往往不大經意地便徵引古代經典

和詩文裡的說話，可見他的國文根植深厚，古典的修養了得。就

如《書》一文裡，引述的其實主要都屬於古典之作一樣。只是限

於《雅舍談書》的體例，以輯錄梁氏書評（book review）的文

章為主，才使人感到他所談的書，涉及古典方面的不太多而已。 

 

梁實秋先生兼具多重身份，既是學者，也是作家、翻譯家、

教育家和文學評論家，即以學者身份來說，他可說是個學貫中

西，通古達今的大學問家，以這樣一個泛覽博觀、知識豐富的學

者來談書論籍，自然游刃有餘，而《書》一文寫來儒雅簡潔、親

切易讀之餘，亦令人深深感受到梁氏的風範和意趣。其學問的博

大精深，的確使人難以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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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謝肇淛的《五雜俎》，明代有二刻，今已罕傳。清代又不見鏤刻，傳者更少。

1959年中華書局曾據上海圖書館藏明刻本點校出版，甚便讀者。由《辭海》

至《漢語大辭典》，是書均作《五雜俎》。近年上海書店則根據李維楨的序，

認為應作《五雜組》，把「俎」變成「組」，且將《五雜組》作為書名出單

行本，故《五雜俎》即《五雜組》，書名不同，內容則一。 

2. 羅斯金即 John Rustin (1819-1900)，是英國十九世紀著名作家、評論家，

主張藝術與生活不可分離，曾試圖建立一烏托邦，並將自己財產捐給慈善機

構，其後他卻死於貧困，被稱為「美的使者」達五十年之久，《芝麻與白百

合》作於 1865，是他的名著之一。 

3. 林語堂先生的《讀書的藝術》，見林氏所著《語堂隨筆》，香港新聲出版社，
1976。 

4. 陳子善編《雅舍談書》，台北九歌出版社，2002。 

 


